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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城市形象
  ——论爱德华·阿尔比《美国梦》中的城市书写

王瑞瑒　陈爱敏

                                                                                                                                                
内容提要：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创作产生于美国 20世纪 60年代社会转型时

期，作品中出现的大量城市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且逐步成为刻

画剧中人物形象，揭示现当代美国社会精神危机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其代表作《美

国梦》为个案，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城市形象，解读城市中人物的伦理关系，挖掘城市

中的社会问题，深入探讨阿尔比独特的城市建构方法，为其作品中城市形象赋予更

深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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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Broken City: Urban Writing in Edward Albee’s The American Dream.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1960s, Edward Albee has created a large variety of 

works, within which we can fi nd a lot of city images. Albee’s urban images refl ect many 
social problems which took shap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mid-century,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portray characters and to reveal the spiri-
tu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Taking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American 
Dream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lans to analyze i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ity 
images emerging in the work,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the majo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city, and Albee’s unique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city imag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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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se efforts, the authors hope to give Albee’s city images more soci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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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74）一书中

开启“空间”批评的先河以来，各种关于文学文本的空间解读纷至沓来，而空间和社会、历史

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为学界关注。城市空间——尤其是文学中的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

再次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美国戏剧作家爱德华· 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 —）的戏剧

作品大都以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城市为背景。其城市形象建构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

安排与情节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舞台戏剧表演的细节上，城市形象的渗透也为推动

剧作情节发展、展现人物形象、揭露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

《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1961）是阿尔比的代表作，其创作背景正值美国社会

动荡期：越战、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自 20 世纪初期兴起的消费主义热潮愈演

愈烈，这些都使得普通民众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济和科技的过速发展加剧了社会环

境的异化：大资本家抢占了社会的主要资源，普通民众对于个人自由、经济平等、社会公正的

幻想已逐渐破灭。作为对当时“精神空虚”社会问题给予回应的、两部以“美国梦”命名的

文学作品：诺曼· 梅勒（Norman Mailer, 1923 —2007）的小说《一个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1964）和阿尔比的《美国梦》，揭示了“美国梦”的实质。阿尔比的《美国梦》被评论家

公认为“开启了美国荒诞派戏剧的先河”（Greenwald 45）。该剧以都市纽约为原型，深刻揭露

了城市中存在的“种种伪善行径”（Coser 30）。借助于独特的讽刺技巧，阿尔比突破了传统意

义上单纯的城市意象的建构，赋予了城市更加宽广的内涵：城市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客体，

更代表了作者对于社会的丰富的精神体验，是对美国社会发展全景式的描摹。通过对作品中

所出现的城市意象的分析，深入考察并反思戏剧中人物的生存状态，本文拟从理论层面挖掘

“城市”这一特殊的空间场域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一、 城市聚焦： “房屋”意象的再现

戏剧文本中的城市形象往往由多种含义丰富的能指组成，包括社区、商店、道路，以及

出现频率非常之高的——公寓。在 20 世纪中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火柴盒似的公寓拔地

而起，并堆砌成一个个看似对称、实则各异的社会框架。数量众多的公寓将有限的社会群体

从地理方位上加以区分，其内部出现的同样具有分割属性的房屋也成为构筑戏剧情节、聚焦

城市实况的绝佳场所。无论是戏剧大师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 —1906）的《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1879），还是现代戏剧家品特（Harold Pinter, 1930 —2008）的《房间》（The 
Room, 1957）、《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7），其中都不乏涉及“房屋”意象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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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房间》中的桑兹夫妇，他们试图占有罗丝的屋子，“借由占有空间来明确自身的存在”

（于文思 96）。在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的结尾，房屋从女主人公娜拉原先的庇护

所变成了阻止她通往自由之路的牢笼，房屋（house）前后形成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娜拉女性意

识的觉醒。阿尔比的作品也不例外，从早期作品《沙箱》（The Sandbox, 1959）到成名作《谁害

怕弗吉利亚·沃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1963），再到集大成之作《美国梦》，阿

尔比塑造了大量的“房屋”意象。在《美国梦》中，前后共出现了五位人物：姥姥、爸爸、妈妈、

巴克女士（访客）、孩子（美国梦的化身）。爸爸、妈妈和姥姥一齐租住在狭小的公寓之中，而公

寓独自承担了展示所有戏剧人物活动的舞台空间。

在戏剧的开场，观众看到了破旧公寓中几乎所有的设施都亟待修理：冰箱、门铃，甚至是

厕所的抽水马桶都处于罢工状态，如此的开头也在暗示社会环境的败落（Mahal 161）。

爸爸：当我们拿到公寓的时候，他们飞速地让我签了合同，并让我提前支付了两个月

的房租。

妈妈：和一个月的保证金。

爸爸：……还有一个月的保证金……他们的速度真是够快……但是现在，请他们来

修一修冰箱，修一修门铃，修一修漏水的厕所马桶……为什么在这方面他们就快不起来

呢……（59）

房屋的破落意象从深层次揭露了外部环境的加速恶化。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影响

下，房主与房客之间只剩下利益的关联。从居住环境的恶劣到人际关系的冷漠，社区内的住

户时刻都可以感受到周遭环境的敌意，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缺失。在《美国梦》中，阿尔

比为爸爸和妈妈、姥姥设置的房屋公寓，构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社区居住群体的生存状况，这

些社区也组成了一个个微缩式“城市”，与城市形象的大背景遥相呼应。凯文· 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的印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90）一书中提及，“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

种公众印象……迄今所研究的城市印象的内容是与物质形式有关的，可以分为五类：道路、

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41）。在爸爸和妈妈租住的房屋之中，随处可见这五类城市意象

所代表的原型。

每一间公寓都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不仅具备着地理方位的空间划分属性，还承载着不

同的家族文化和精神梦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期间，姥姥常通过加工纸盒赚取零用钱，这种

手工纸盒可以被视作一种小型的“标志”：每个完工的小盒子都是姥姥的精神寄托，它是城市

空间真实的生活写照，也是房间这一单个区域中姥姥的专属“标志”。纸盒完工之后，姥姥常

把做好的成品堆在过道上，或者踢到爸爸的脚边以示不满；爸爸和妈妈也经常会在过道放置

两把扶手椅或闲聊、或商量“大事”。舞台上的过道代表了城市中的“道路”意象，被赋予一定

含义：“道路”既是人们行走的必然途径，同时也是连接人际关系的纽带；该剧中的道路又似连

接不同场景的链条，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台上空间的使用之外，舞

台外围的一周也经常会被放置一些物品，类似的外部区域的利用也是该剧的一大特色：姥姥

在受到冷落或者威胁时，会随意把做好的盒子扔到舞台周围，舞台周边这些杂乱堆砌的盒子和

舞台上无视姥姥说话的爸爸和妈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衬了家中亲情的淡薄。同时，也在向

观众传递着隐含的信息：在爸爸妈妈眼中，姥姥就像放置在舞台旁边的盒子一样，是可以随意



“破碎”的城市形象

·47·

丢弃的。在表演进行时，通过“边沿”的带动作用，剧场观众和舞台表演在空间上的距离进一

步缩小，对于舞台“近距离”感知也增加了台下观众的剧场参与度。在经过不同的过道、楼梯、

走廊之后，每个演员都进入了自己专属的房间，达到了不同个体所占领的具有较强的人文属

性的社会个体“结点”。在爸爸、妈妈和姥姥共同居住的公寓之中，许多小型的房屋“零件”都

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大型的城市印象的符号原型，为作品的城市书写构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

“微缩模型”。

《美国梦》中，城市意象，尤其是房屋意象的组合让社会的面貌有了较为全面的展现。无

论是小范围的户内生活场景、房屋构造，还是大范围的群居社区或户外景色描写，都构成了美

国社会的细小分支，组成了寓意丰富的城市符号系统。

二、 退化的城市：伦理的严重缺失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热潮席卷了美国社会，“消费是人生

最高目的”的价值观也逐渐渗透进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中，促使了个体间的关系走向异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友好……在这种表面现象

之后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许多微妙的不信任”（弗洛姆 113）。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异化是

指“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

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 29–30）。换言之，这样的人际关系恰恰就是一种使人感到与自

身疏远、与周围疏远的经验，这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处变得举步维艰，而《美国梦》中异

化的城市生活恰恰是美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真实写照。家庭成员间缺乏相互理解、信任，

家庭纷争不断，这些都使得普通人之间的感情被剥夺了原有的意义；异性间示爱的举动、母

亲对孩子的爱抚、主人对于客人热情的招呼，这些动作似乎都还存在，然而其背后的意义纽

带却早已断裂。在剧中，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巴克女士来到爸爸和妈妈的家中，准备为夫妻二

人安排领养事宜。

妈妈：……你确定你舒服吗？为什么不把你的裙子脱下来。

巴克女士：我肯定不介意呀。

（她脱掉了她的裙子）

妈妈：是啊，那你一定会感觉好多了。

巴克女士：我的确看上去要舒服得多。

爸爸：我准备傻笑和脸红。

妈妈：爸爸准备傻笑和脸红。（79）

进门后，爸爸和妈妈本应对巴克女士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在这里，爸爸的“我准备傻笑和脸

红”、以及妈妈的无意义重复“爸爸准备傻笑和脸红”却构成了一种十分怪诞的动作指涉。这

一系列“机械化”动作展现了阿尔比戏剧中的“荒诞”元素，也还原了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下，人

与人之间相互分离、却又因自私和相互的利用而在一起的讽刺现状（弗洛姆 114）。

无论是对待客人还是对待自己的家人，爸爸和妈妈的行为举止都十分怪异。爸爸性格懦

弱，他唯一主动去做的事情就是“打开门”，其余的时间都在完全按照妈妈的指令行事，是剧作

家塑造的无用型人物；妈妈为人强势，自私自利，有着极强的统治欲望，和爸爸在交流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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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差异和障碍。爸爸妈妈的婚姻并不是爱的结合，只是建立在互相的利益索取和对于金

钱需求的满足之上。妈妈甚至还对爸爸宣称：“我有权利依靠你而生活，因为我嫁给了你，而

且因为我每天让你享受性生活，当你死后，我有权利拥有你全部的财产”（Albee 67）。显然，

这与 19 世纪神圣的婚姻观念相违背，将感情完全变成了“情色交易”和“利益交易”，这种无

爱婚姻背后隐藏着道德感情的缺失和伦理观念的淡化，也真实反映了 20 世纪中期美国家庭生

活的情形。婚姻被看作是一种继承遗产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其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物质主

义、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已经成为了阿尔比剧作中人物形象的“模仿”重点。通过塑造具有象

征性的角色——如自私的妈妈、懦弱的爸爸，虚伪的巴克女士，阿尔比作品透视了美国人际关

系的虚伪与道德沦丧。剧中的角色对于周围的一切事物毫不在乎，他们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虚

假的完美世界里。《美国梦》对于美国社会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迫使观众

直面“表面光鲜靓丽的中产阶级生活背后的狂暴和绝望”（Kittredge 46）。

在巨大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影响之下，不仅爸爸和妈妈的结合完全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夫

妻二人对于姥姥和孩子的态度也充满了利益化的气息。他们对于姥姥十分无礼，时常将她的

合理要求看作老年人愚蠢的“迟钝”行为。尽管姥姥为了全家的衣食温饱操劳了大半辈子，妈

妈还是执意要送姥姥到养老院去住，不希望她成为夫妻二人的经济负担。

妈妈：现在，或者做一个乖乖的姥姥，或者你知道后果的，被装在车里带走就是你的

归宿。

姥姥：你不必恐吓我，我见的世面多了，况且……

妈妈：好的！一会儿再找你算账，我会把你的假牙藏起来……我会……（95）

姥姥是剧中唯一显得正常的人，她孤立地处在个人身份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危机之外，最

后还是被安排在了舞台之外（非戏外）（Bigsby 129）。阿尔比在《纽约先驱讲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中指出，“这是一出极具象征意义的，关于可耻对待老人行为的戏剧，类似的

行为毫不夸张地说，与谋杀无异”（Amacher 35）。

在姥姥和巴克女士的交谈之中，观众探听到了爸爸和妈妈无法生育的真相，而巴克女士此

次到访也是为了解决夫妻的问题。其实在多年之前，爸爸和妈妈就曾经从巴克女士那里购买

过一个婴儿。婴儿在被带回家之后，不停地哭闹，而且和夫妻二人没有一点相似度，为此爸爸

和妈妈就开始虐待这个孩子：他们把它的眼睛从眼眶中抠出来。当这个孩子开始玩弄起自己

的生殖器时，爸爸和妈妈又把它的手和生殖器官全部剁掉，让它自生自灭。让人咂舌的是，巴

克女士在获悉夫妻二人的行为之后，欣然表示赞同和支持。

姥姥：那就是他们所思考的事情。然后，它对于那方面开始感兴趣了，就是你们所想

的那方面。

巴克女士：就是我想到的那个方面！啊，我希望他们砍掉它的双手！

姥姥：哦，是的，他们最终那样做了。但是首先，他们切掉了你知道的那个东西！

巴克女士：真是好主意！（100）

在知情者的冷漠围观和当事人的无情对待之下，孩子的生命走向了终结。剧中夫妻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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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姥姥和儿子的行为可以简单概括为——“杀子虐母”，“这类的暴行实则违背了人类业已形

成的伦理禁忌”（张连桥 30）。阿尔比创造了一个“无名”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价值都被

商业化了，孩子存在的价值甚至只是为了让母亲获得满足感。占有感和索取欲占据了社会的

全部，而“美国梦”所崇尚的责任感、正义感、家庭感已经荡然无存。

在阿尔比的作品之中，类似的“非人”行为时有发生，无论是《沙箱》中将老人关进“沙

箱”致死的夫妻，还是《谁害怕弗吉利亚·沃尔夫》中编造自己有孩子，后又在精神上残忍将

其杀害的夫妻，都真实反映了美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巨大的人格偏差和心理变态，其笔下的

家庭小单元是大环境社会伦理问题的一个缩影，也反衬了在众多外部力量的冲击之下，家庭伦

理关系的混乱和道德力量的缺失。《美国梦》一作中，主要的人物在追求所谓的“美国梦”的

进程之中，脱离了真实、具有积极的道德责任感的生活状态，进而转向怪异的消费主义幻觉和

个人的孤立之中。在追求虚幻梦想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者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带来的却是社

会的异化、经济的不平等以及真正梦想的破灭，这也突出了阿尔比作品中城市生活的描写场景

对于当今社会现象的有力回击。《美国梦》中的城市书写还原了消费主义观念膨胀时代的美国

社会现状，在这个似乎蔓延着各种各样“瘟疫”的国家里，人们只相信金钱的力量与功用，道

德伦理退化的最终结果是个体的孤立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异化。“人丧失了他在社会

的中心地位，成了经济目的的工具，人性被完全扭曲了，人的生活已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就

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病症”（弗洛姆 6）。《美国梦》正是美国 20 世纪中叶，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城市精神文明退化的再现。

三、 “危机”城市：社会实况的记录

自 20 世纪初期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源于消费商品的开支和住房建筑业的迅猛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消费文化在中产

阶级群体中的普及度日益加深，“消费主义取代经济自主和民主参与而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定

义”（方纳 1207）。与此同时，外来移民数量的日益增长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飞

速发展，并让整个美国沉浸在“过快的成长和变化”的转型之中（Spiller 269）。该阶段突出的

特征之一就是 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涌现的各式各样的妇女运动，该运动产生的女性社会群体

逐渐抢占了城市生活的主流，甚至包含“妇女辅助空袭集团委员会”这类让人匪夷所思的“职

能”机构。与预期情况相悖，社区团体的兴起并没有能够推动当时社会的进步，阿尔比为此

特意塑造了巴克女士这一特殊形象。作为“妇女俱乐部”主席的巴克女士，在发现了爸爸、妈

妈二人和姥姥之间的家庭纠纷时，以十分官僚的口气惺惺作态，假装安慰了姥姥，安抚了大家

的情绪。可实际上她的行为与她的言辞相差甚远，她早已将自己的母亲送到了敬老院，可谓

“五十步笑百步”。后又作为“妇女辅助空袭集团委员会”机构的负责人，巴克女士在问到爸爸

妈妈对于空袭的看法时，二人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她十分恼火，也体现出社团群体对于群众的教

化作用趋向于无。

巴克女士：哦，多么和谐的家庭啊。让我思考一下，最近在“妇女辅助空袭集团委员

会”各种公务缠身。顺便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待空袭这件事情。

妈妈：我想说，我们是敌对的。

爸爸：是的，当然，我们是敌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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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女士：那么，你们在那儿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

的敌意，但是我不会缠着你们的。现在这年头，让人头疼的事情也同样不少。（91）

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各类社团众多，却起不到任何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区和谐的积

极作用。这种社团只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傀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阿尔比对于社团的

精彩描写体现出了该剧本浓重的先知性，因为它不仅折射了美国当代社会的妇女机构面临的

种种危机，更是以它的宽度和广度，预言了此类机构在数十年后的持续衰败。

由巴克女士所代表的社区联盟形象和爸爸妈妈所代表的社区普通家庭成员的生活范式，

逐步成为揭露美国 20 世纪城市危机的重要部分：这一社会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机械”

社会，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维系全部依靠金钱，家已经成为一个空虚的所指，是充斥着虚伪气息

的舞台形象。所有的人物都住在狭小空间里，利欲熏心，勾心斗角，这也是亟待改良和发展的

社会。除爸爸、妈妈、巴克女士所代表的美国城市形象之外，剧中还出现另外两类、以领养的

孩子和姥姥所代表的美国形象。

爸爸和妈妈从巴克女士处收养的第二个孩子在剧末走上舞台：他长相帅气，浑身上下

散发着浓重的中西部牛仔气息。这个外表朝气蓬勃的男孩完美诠释了美国人心中的经典

男性形象，甚至连姥姥都情不自禁地称呼他为“美国梦”。经过后续剧情的发展，观众才获

悉这个孩子正是之前爸爸妈妈收养的婴儿的孪生兄弟，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光鲜的外表之

下隐藏着一颗丑陋的心。和姥姥交谈的过程中，这个年轻人自始至终都在宣称，自己是不

完整的。

姥姥：是的……如果不介意我这个老婆子啰嗦，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可以为

了钱，去做任何的事情？

年轻人：不，不，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是采访的一部分。我很开心告诉您，因为我

并没有什么天赋，除了你所看见的：我的人，我的身体，我的脸。在其他的任何一方面我

都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必须……补偿。（113）

无父母陪伴、唯一的兄弟失散，加之社会外部环境的冷漠造就了年轻人在心灵上难以抚慰

的伤口。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缺，他用物质化的手段加以修复，让金钱成为了自己追逐的目标。

显而易见，年轻人用自己健硕的身体赚到了钱财，却始终不能找回丢失的精神世界，该形象也

是美国社会当代年轻人形象的真实“复制”： 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加上盲目

的自信与自我膨胀让许多年轻人迷失了方向，个人归属感的降低和精神的极度空虚造成了年

轻一代家庭安全感的缺失，最终由激进派转变为“垮掉的一代”。年轻人在精神上受到的创伤

实则是美国当代家庭观念淡薄，社会人际关系疏远的一种隐喻，他们没有延续美国梦的“自

由、平等、正义”的优良品质，转而成为机械化社会的受害者，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庸。

与爸爸、妈妈、年轻人都有所区别，姥姥是家中唯一对于旧时美国社会有着切身体会的角

色，因此姥姥实际是阿尔比作品中的可靠叙述者，她将周遭的一切事物尽收眼底。姥姥对年轻

人描述道，她曾经和一位农民结婚，他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农场比赛，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获得了

幸福的体验。姥姥通过对城市和乡村、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进行对比，透露出对当代城市生活的

失望，也以见证者的独特身份对过速的城市进程进行了批判，呼吁在当代城市生活之下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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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能够从迷失的状态下自我解救，返璞归真。在剧本的尾声，爸爸和妈妈，以及巴克女士因

为找到了理想的收养的孩子而喜不自胜，姥姥则以局外人的身份提到：

姥姥：

（打断……对着观众）

不管怎样，结局如何，这是一出戏。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走得太远。不，当然不要。

让我们就此停止吧……毕竟大家都很开心……每个人都得到他想要的了……或者说，每

个人都得到他认为他想要的了……晚安，亲爱的。（127）

姥姥的话语暗示观众：收养的孩子绝非是真正的“美国梦”的化身，一家人的生活也不会因此

而有太多的改变。但是这样的结尾已经足够了，因为当下的美国社会实在不能更糟糕了，就

让爸爸、妈妈、巴克女士、年轻人活在自己构想的美国社会中吧！在《美国梦》一剧中，美国的

城市形象在三代人身上交替变化，观众看到了爸爸妈妈为了追求所谓的“美国梦”而进行极具

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精神的种种行动，听见了姥姥对于美国社会新旧形象的对比、批判，感受

到了收养的孩子因为身心的创伤而经历的精神状态的迷失，从视觉、听觉、感觉三个维度体验

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城市生活。阿尔比利用了电影中常见的“蒙太奇”拍摄手法，让不

同年代的美国社会形象在三代人之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穿插，取得了交互式的放映效果。在

现实社会的冷漠和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城市形象在种种外力的冲击

之下走向重重的危机之中。对此，阿尔比给予了解决的办法，即“让收养的小伙子回到 150 年

前的美国去吧，回到 19 世纪初期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才是真正统一，有着梦想的国度”（Albee 
106）。阿尔比对于美国城市形象中出现的种种危机的刻画实则是对于美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

重新的、深入的思考，这也构成了城市书写中浓墨重彩的一章。

结  语

纵观阿尔比的戏剧，城市形象比较常见。在《谁害怕弗吉利亚·沃尔夫》的开场，观众看

到的是大学校园的场景。作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它无疑是高雅的殿堂，但是校园却被黑暗、

夜色笼罩。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它引发了观众很多的舞台外空间想象。《山羊》一剧中，由主

人公马丁设计的“世界之城”颇为抢眼，这是资产阶级希望征服世界的切实写照。在该城市的

构筑过程中，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占用，原先的美丽风景也因过度开发，荡然无存。凸显了当代

城市在建筑过程中与自然景观的种种冲突，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严重的对立。

20 世纪中期美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鼎盛期，但伴随而生的是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阿尔

比笔下异化的城市形象，正是那一时期美国城市病的真实写照。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

从“自身命运的主宰”变成了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和“小人物”（何顺果 248）。自我价值

的否定、亲情关系的疏远、夫妻感情的利益化、邻里关系的虚伪，“美国梦”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早已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与姥姥手中“外表光鲜，内在空虚”的手工礼盒无异。从 19 世纪下半

叶开始到 20 世纪初，美国兴起的城市化运动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给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引发的城市人精神上的危机等，不得不引起当今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

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阿尔比作品中的城市形象，无疑又是我们反思

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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